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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了，桂花开了，便是熬梨
粥的好时候。

晨起，给一只梨削皮，切得玉米
粒儿大小，连同一小把米放进砂锅，
添大半锅水，大火伺候，水开后，文火
慢熬。见米汤开始黏稠，便用大汤勺
匀速慢搅，直到锅里的粥“咕嘟咕嘟”
作响，浓得冒出鱼眼泡泡，等粥香了、
滑了、黏了，放一小撮现摘的桂花，熄
火，用大汤勺搅拌几下，满室生香，梨
粥就有了口“活气”。金圣叹说：“把
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味
道。”用大米、梨同桂花熬粥，得到的
是满陇桂雨的味道。

熬粥看似简单，实则是个功夫
活。熬得一锅好粥需好水，好米，好
伺候。米是一半糯米，一半稻花香
米。自来水流淌的黄河水，就是母亲
的味道。熬粥的人要老老实实，心无
旁骛地在锅边守着。

熬粥不能急。年轻时嫌熬粥耽误
事，总用大火猛攻，粥很容易就溢锅
了，连锅盖都来不及掀开，水，扑灭了
火；米，半生不熟。母亲吃着我熬的带
硬芯的米，总笑我“把米伺候生气了”。

熬粥也不能离场。当粥黏稠了，
要用勺子匀速，慢慢搅拌，不搅拌，搅
拌得太快，都容易煳锅。那时候，我
也没有耐心守锅，常常熬煳一锅粥。
闻到煳味，母亲赶来救场，她在粥里
放一段葱白，闷在锅里，煳味和葱香
在锅里是一番怎样的博弈，我不知
道。但过了十分钟，打开锅盖，煳味
便消失了。

“了事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最

后，母亲捞出葱白弃之，我总会赞叹
葱白是长于“吸星大法”的武林高
手。为让煳味儿消尽，母亲又放槐花
蜜一勺，花香、蜜香、稻香混合在一
起，令白粥简单，又普通不了。当时
我太年轻，年轻得熬不好一锅白粥。

人生至秋，我渐渐从在厨房里帮
倒忙，变成了主厨，也渐渐习得熬粥
之趣。

熬梨粥就像熬人生。最后，桂花
习得梨的甜、梨习得米的糯、米习得
桂花的香，大米被火炼了个软烂没脾
气。喝一口梨粥，粥瞬间从舌尖游到
喉头，两颊生津，舌面漾起轻盈的花
香，越喝越是香滑甜糯。深吸一口
气，阖上眼细嗅，仿佛站在桂树下，沐
浴了满陇桂雨。当我学会熬一锅好
喝的梨粥，人生之秋也便到来了。

儿时，看过一则电视广告，一个少
女站在一口大锅边搅动着勺子，嘴里
念念有词：“熬哇，熬哇……”渐渐地，
皱纹出来了，头发也慢慢变白了。当
年觉得做饭真煎熬，能不能不老？

彪悍的青春，有不需解释的好；
平淡的中年，也有其静美的味道。慢
慢走，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色香味一应
俱全；静静等，把一锅粥熬得一口“活
气”。熬粥之趣在于给平淡的白粥加
点什么，有时加海鲜熬出艇仔粥，有
时加牛肉熬出香菇牛肉粥，有时加各
种谷物熬成八宝粥。

虽然，有人说：“吃着吃着，就老
了。”熬粥之趣就在于，在不同的时间
熬出不同味道的粥，一次又一次，与
不同的自己相逢。

浅论诗词中的美学意蕴
——以陈业勤的诗词为例

捧读业勤先生的诗稿，就像一缕清
风吹进心房，让人神清气爽。

业勤先生的诗词，多年前我曾拜
读，清新空灵而有意蕴，然系统性通读
尚属首次。

两卷诗稿以毛笔竖写于传统宣纸，
红线条勾勒的手抄本古朴雅致。字迹
拙中藏巧，与诗词意境相映成趣，足见
其国学功底深厚，展读时民国文风拂
面，备感亲切。

徜徉在先生的诗风词韵间，我受益
匪浅。限于个人学养，仅以业勤先生诗
词为例，谈谈诗词中的美学意蕴。

诗词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三
美”——韵律美、意境美与情感美。韵
律美以声传情，构建听觉的审美起点；
意境美以景寓志，实现情志的深层共
鸣；情感美以心印心，达成灵魂的终极
抵达。三者相互渗透，共同铸就了业勤
先生诗词的艺术魅力。下文将从这三
个维度展开具体探析。

韵律美：听觉的触动

“韵律”是声音的节奏与旋律组合，
核心作用于听觉感官。其在诗词中的
核心功能是增强语言音乐性与表现力，
通过强化情感传递、提升记忆点与艺术
感染力，成为诗词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
的关键特征，也是审美体验的起点。从
《诗经》“风、雅、颂”到唐诗平仄格律，再
到现代自由诗节奏创新，韵律始终是诗
歌艺术的灵魂。清代刘熙载《艺概》强
调“声情相生，各有攸当”，点明韵律与
情感表达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形式
技巧，更是情感外化与思想载体，当语
言节奏与诗人心跳同频，便能产生直击
人心的艺术力量。

捧读其诗稿，韵律美如闻乐声：欢
愉、激愤、旷达、悲戚，皆由声传情。吟
诵“岩阶曲径纤桥，菁草艳花木俏”（《诉

衷情近》），舌尖轻触若“纤桥”婉转；“满
田耀眼绿油油”（《临江仙》），唇齿舒展
似稻浪绵延。此“声文相生”印证钱钟
书“文字声音象征意义”之说，韵律即诗
意本身。

如《诉衷情近·游惠州植物园》这首
词，其韵律美主要体现在韵脚的和谐统
一与节奏的灵动搭配上，让文字读来既
有韵律的规整感，又不失画面的流动
感。

全词押仄声韵，上阕“巧、俏、闹”与
下阕“缈、绕、佼、燎”同部，“桥”“俏”收
尾明快，“绕”“佼”呼应连贯。句式长短
交错（4 字“抱水孕水”、6 字“碧泉幽幽

弄巧”），叠词“幽幽”“萧萧”添音韵舒
缓，节奏起伏有致。

韵律为“听觉骨架”，融形式与情
感：《诉衷情近》清丽、《临江仙》明快，韵
脚、句式、平仄多维调配，印证“声依永，
律和声”。对读者而言，吟诵时“碧泉幽
幽”引人入景，“绿油油”如临稻浪，韵律
起伏暗合情感波动，实现从“听诗”到
“入诗”的审美跃迁（朱光潜《诗论》“节

奏即情感起伏”）。
在平仄协调方面，业勤先生的诗词

亦颇具匠心。如“翠峰高耸，苍屏玉绣”
中“翠”“苍”和“高”“玉”的平仄交替，形
成声调的高低起伏；“四顾春光燎”以仄
声“燎”字收束，短促有力，与上阕“鸟语
莺歌闹”的“闹”字（仄声）遥相呼应，收
尾铿锵，余韵悠长。这种平仄的精妙调
配，使得诗词读来抑扬顿挫，富有音乐
美，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

意境美：情志的共鸣

“意境”是艺术作品中由场景、氛围
营造出的深层意蕴，并非直接作用于感
官，而是指向人的“情志”，即情感、志
趣与精神追求。“共鸣”体现了意境与观
者内在情志的呼应。当诗词作品的意
境与个体的人生体验、精神向往相契合
时，便会产生“感同身受”的精神联动，
让审美从感官层面上升到情志层面。

如《望海潮·美哉白鹭湖》：“青山碧
水云霞”铺展远景，“烟柳幔林，蜿峦墨
黛”工描近景，“傍湖十万人家”融人文
烟火，末句“白鹭舞平沙”以动态收束。
全词从远及近、由景入人，营造兼具山
水之秀与人文之暖的岭南湖畔图，令居
者自豪、未临其境者向往。

《沁园春·合江楼头忆苏翁》则“怀
古颂今”：“古城名楼”显厚重，“两江交
汇处”收阔远；下阕“墨香溢，晓风素月
幽”融苏轼清雅，“野梅欢开”呼应其豁
达，“禅光佛影”添空灵，终以“盛世再咏
名楼”贯通古今，臻于“景有尽而意无
穷”。

意境美核心作用是融合抽象情感
与具象景物，引导读者共情诗人心境，
提升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构建“言

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空间。对读者而
言，意境美提供心灵栖居之所，让都市
人暂避喧嚣、重拾诗意；预留共情接口，
使居者生自豪、游子触乡愁；更通过“古
今同辉”设计（如《沁园春》追怀苏轼），
让读者在历史与当下对话中获得文化
自信，实现个体与民族精神的共振。

情感美：灵魂的抵达

“情感美”是艺术作品中凝结的真
挚深刻情感内核，是审美体验的核心落
点。“抵达”强调其最终深度与归宿，当
作品情感突破感官与意境铺垫，直抵人
的精神本质灵魂时，能引发强烈持久的
精神震撼，实现审美与情感价值的终极
统一，让读者获得精神满足与升华。业
勤先生的诗词不乏情感美佳作。

他的诗词除宏大叙事外，更多是个
体情感表达：或一见，或一念，或一悟，或
一殇，或一忧，通过自我感受表达对世界
的看法，真实亲切，引人心灵共鸣。这种
“以小我观大我”的抒情方式，契合王国
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的观点，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笔墨，使情
感表达兼具个体性与普遍性。

《西江月·小区会馆》以白描捕捉市
井乐趣：“临水背山”清幽反衬“人欢”，
“笑声喧”“楚汉酣战”显弈棋之乐；“乒
乓桌”“赤膊汉”绘运动活力，“笑声一
串”具象欢乐，于平凡中见温馨。

《致张公维新》全词以日常画面传
递烟火气，诠释“老有所乐、邻有所亲”
的生活之美。该词熔铸友情与暮年豪
情：“姜被情深”化典显亲密，“芰荷香”
喻友情纯粹；“楚粤山重”抒离别怅惘，
“休叹夕照”转豁达，“笑雪霜”达“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之境。

真挚情感对读者三重影响：搭建心
灵桥梁，提供精神养分，树立表达典范，
终在灵魂共鸣中完成情感共舞。

其艺术特色兼具典故化用、口语融
入、动词炼字之妙，尽显国学功底与创
作匠心。

综上，业勤先生诗词以“三美”构建
“声情相生、情景交融、情理共鸣”之境，
韵律为桥、意境为基、情感为归，铸就雅
俗共赏的独特魅力，为当代诗词提供审
美范式。

今天是他的生日，一大早，他就接
到好几个电话，全是要请他吃饭为他庆
生的，不是同事就是朋友，不是亲戚就
是熟人，盛情难却，他答应了一个饭局。

下班时，他正要赶往饭局，母亲打
来电话：今晚我请吃你吃饭，为你庆
生。妈，今晚我有应酬，明晚咱们再庆
祝。儿的生日，娘的苦日，现在面子这
么大了，老娘请你吃饭都请不动了？母
亲的语气透着不容拒绝的威严，他只得
硬着头皮推掉了晚上的饭局。他的父
亲早逝，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十分不
易，他是个孝子，对母亲敬重又孝顺。

他匆匆赶回家，满以为母亲已备下
丰盛饭菜，却发现家里冰锅冷灶。妈，咱
们出去吃顿好的！他说。今天你带我回
老家，我亲自做给你吃，母亲说。他不知
母亲葫芦里卖什么药，却不敢反对。

他开车载着母亲，一路驶向老家。
他的老家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乡下，自从
进城后，他很少回去，母亲倒是经常回
去。

一个多小时车程，回到了老家。他
的老家只有几间破旧的瓦房，夹杂在周
围漂亮的小洋楼中，显得有些格格不
入。参加工作后，他一度想把老房子拆
了重新建，母亲坚决反对说不能铺张浪
费，所以，老房子里里外外一直维持着
原貌。

一进家门，母亲就把目光就聚焦在
堂屋正中央的那块牌匾上，那是块陈旧
的红木牌匾，带着沧桑的年代感，上面
雕刻着“一清二白”四个遒劲有力的大
字。

一段时间没回来，牌匾上就落满灰
尘了，你快擦擦！母亲对他说。

他打湿抹布，站在凳子上，开始擦
拭牌匾上的灰尘。母亲站在一旁看着
他擦拭，说，当年，你高祖父任职县令，
一个穷秀才蒙冤入狱，你高祖父冲破重
重阻挠，替他洗刷了冤屈，得罪了权贵，
丢了官职。那穷秀才感恩，做了这块牌
匾送给你高祖父。你高祖父教诲后人，
无论耕读，都要清白做人，后来，这块牌
匾相传了下来，牌匾上的四个字也成了
家训。

这个故事，你讲过无数次了，他笑
着说。

家训，永远不能忘啊，母亲语重心
长地说。

擦完牌匾，母亲叫他帮忙她做饭。
他在灶前坐下，拿了一把松树枝放

进灶堂，用打火机点燃，将两块木柴放
在燃烧的松树枝上，木柴渐渐燃起来，
火势不大，他用力朝火苗吹气，柴火冒
出的青烟飘出来，熏得他眼泪直流。看
着他狼狈的样子，母亲忍不住“扑哧”一
笑，他也笑起来。跟你小时候一样，母
亲说。小时候，母亲做饭，他帮忙生火，
经常被烟火熏得睁不开眼。

火烧旺了，母亲往大铁锅里放了几
瓢水，从米缸里抓了几把米，从旁边的
口袋里舀了些玉米渣子混合在一起，淘
洗干净，放进锅里蒸起来。

小时候，家里穷，家里种的大米大
多卖钱交了学费，只留下少部分自己
吃。为了节省米，母亲就往大米里掺进
一些玉米渣子，蒸熟后，金黄的玉米渣

子包裹着洁白大米饭，吃起来又干又
硬，他不愿意吃，母亲逗他说这饭是“金
包银”，吃了吉利。

妈，现在还吃这个饭啊？他不禁皱
起了眉头。

现在每天都吃大鱼大肉，难得吃回
正宗的农家菜了，母亲说。

趁着蒸饭的时间，母亲去外面采了
几把野菜回来，用水洗净。那野菜他认
识，是马齿苋。母亲又拿出两个土豆，
削皮切成丝。

饭蒸好了，他继续往灶堂里添柴，
母亲开始炒菜。炒菜时，母亲只放了一
点点油和盐。小时候，家里买不起油和
盐，母亲炒菜总舍不得放油和盐。

两个菜炒好，他灭掉火，把菜端上
桌。母亲盛来两碗饭，母子俩面对面吃
起来。

最近，咱们母子很少一起吃饭了，
母亲说。母亲说的是实话，前段时间，
他被提拔为领导，请他吃饭的人多了，
他经常很晚才回来。

最近太忙了，没陪您老人家吃饭，
实在不好意思。他说着，吃了一口金包
银的饭，粗糙得难以下咽。他夹了一筷
子土豆，淡而无味，如同嚼蜡。他又夹
了一点马齿苋，菜里一点油水也没有，
酸涩难吃。他的筷子停下来。

吃不下这些饭菜了？母亲放下碗，
目光落在桌上的饭菜上，神情深深地陷
入回忆中。记得以前家里穷，咱娘俩的
餐桌上，不是土豆就是野菜，后来，你发
奋读书考上了大学，进了城当了官，我
也跟着你进城享福了，咱们能有今天，

不容易……
他想起和母亲从前捱过的那些苦

日子，心里不由一阵发酸。
这时，邻居家的大黄狗跑进来，睁

着大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不停地摇
尾巴。

眼馋了吧？母亲说着，起身盛了一
碗金包银饭，放入一旁铁笼子里。铁笼
子是他和母亲以前喂狗用的，现在空
着。

看到那碗热气腾腾的饭，大黄狗飞
快地钻进笼子，母亲马上把笼子关上，
锁起来。

大黄狗发现笼子上了锁，狂吠起
来，在笼中横冲直撞要出来。

谁让你贪吃？这下好了，被关进笼
子出不来了，母亲笑着冲大黄狗说。

妈，他轻唤了一声。
母亲转头望向他，目光慈祥，眼眶

湿润，欲语还休。他对视着母亲的双
眼，千言万语尽在眼底，然后，埋头夹起
一大筷子菜，大口吃起来。

电话铃声蓦然响起。领导，听说今
天你过生日，我请你吃夜宵。

不好意思，今天我要陪母亲。
那改到明晚吧。
明晚也不行，我也要陪母亲吃饭。
没想到您这么大个领导，还怕母

亲。
俗话说，听妈妈的话不会犯错嘛。

说完，他挂断电话。
妈，以后除了工作上的应酬，我每

天都回家陪您吃饭。
母亲笑了，眼里亮闪闪的……

□邓三君

一口梨粥 一口秋
□李莎

回老家 □胡玲

罗浮泛舟 戴国辉 摄

秋深了，院墙外的菊花开得正
好。先是几朵，后来便是一丛丛，黄
白相间，在微凉的空气里摇曳着。这
花不择地而生，墙角、路边、石隙，但
凡有土之处，便可生根。我每每走
过，总不免驻足，看它们如何在无人
问津处，自开自落，香远益清。

菊之生，实在是不甚讲究的。不
似牡丹须得沃土供养，亦不似兰蕙必
得清幽之境。我家院角那几株，原是
无人栽种的，不知是哪年的风携了种
子来，便在此生了根。起初无人留
意，后来竟自成气象，秋来开花，一朵
追着一朵，金灿灿地照亮了半边颓
垣。母亲常道：“这菊花倒是比人还
懂得随遇而安。”话里透着几分赞许，
又似有若无地裹着些人世沧桑。

记得少时，祖母尚在。每至秋深，
她总要摘些菊花，晒干了，给我们缝制
菊花枕。她说菊香能清头目，安神
魂。我那时年幼，只觉菊花好闻，便也
乐于将头埋在那散发着清香的枕头里
入睡。如今祖母已逝多年，而那菊花
枕的香气，却如同刻在了记忆深处，每
逢秋来菊放，便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

菊花不只是好看的。母亲常摘了
来做菊花茶，沸水冲下去，花瓣在水中
舒展，犹如重生。我起初嫌其味苦，不
肯多饮。后来年岁渐长，乃知其清凉去
火之效，方渐渐品出那苦后的回甘。人
世间的诸多事物，大抵如此，总要经历
些时光打磨，才能懂得其中真味。

邻家张奶奶最是爱菊。她家小
院里植满了各色菊花，每到秋季，俨
然成了一个小型菊展。我曾问她为
何独爱此花，她笑道：“菊花开后更无
花，它敢在万物开始凋零时开放，这

份勇气，便是可敬的。”张奶奶早年丧
偶，独自将三个子女拉扯大，如今儿
女皆已成家立业，唯她守着小院和她
的菊花，日子过得清静而自得。我
想，她爱菊，许是人与花之间，有着某
种精神的契合罢。

菊之品格，在其耐寒。霜降之
后，百花杀尽，唯菊傲霜而开。古人
云：“菊，花之隐逸者也。”然我以为，
菊非隐逸，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
勇者。不在春日与百花争艳，偏择秋
深时候，以自己的方式，证明生命的
存在。这何尝不是一种反抗？对萧
瑟季节的反抗，对必然衰亡的反抗。

昨日路过城郊，见野地里的菊花
开了漫漫一片，金黄色的花海在秋阳
下熠熠生辉。几个农人正在收割晚
稻，对身边的菊花视若无睹。于他们
而言，这花不过是田间地头的寻常景
物，年复一年，自生自灭，不值得特别
关注。而我站在田埂上，却为这盛大
的花事感动不已。

忽然明白，菊之动人处，不在于
它的清高，而在于它的平凡。它不要
人精心栽培，不要特殊水土，只要一
寸立足之地，便能还世界一簇金黄。
它的香气不浓不烈，似有若无，唯有
静心者能闻之。

天凉好个秋。我自郊野归家，院
角的菊花仍开着。母亲掐了几朵，正
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棂，照在花
瓣上，几乎透明。菊香生处，不在花
蕊，不在枝叶，而在那些与菊花相关
的时光里，在懂得欣赏它的眼睛里，
在愿意为它驻足的心灵里。

花开有时，花落亦有时。而菊香
生处，便是心之所安处。

菊香生处是心安
曾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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